
  
    
      
    
  


摘要
自2005年以来，在线数字劳工平台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数字劳工平台经济体之一。国际劳工组织于2019年进行了的一项关于中国国内三个主要数字劳工平台上工人特征和工作条件的问卷调查。本文是根据该调查有关工人的人口特征统计，工作动机和经验的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并与国际劳工组织以前的在线数字劳工平台研究进行比较 ，从而了解中国平台和主要西方平台之间的风格化分别。本文最后讨论了在线数字劳工平台的机构改革。并提出了一些实施政策以改善工作条件的可能途径。



关于作者
陈耀波博士目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劳动与工作生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项调查是在Janine Berg博士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陈博士是瑞士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包容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部门（INWORK）的经济学家。


引言
本文论述了中国数字劳动平台的发展，其中包括对中国三个提供广泛在线服务的平台上千名工人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提供了有关工人的人口统计信息、工作经历、工作条件和对平台工作的看法。本文揭示了支持中国平台发展的制度、法律和商业环境，并为中国数字劳动平台的运营提供了重要见解。调查形式与国际劳工组织进行的类似调查（Berg，2016年；Berg等，2018年；Aleksynska等，2018年）一致，提供了工人人口统计、动机和经验等信息，对中国平台和西方主要平台进行比较，这也是国际劳工组织此前有关研究的目标。
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电子商务和平台企业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劳工组织在2019年对中国三大平台上1071名工人进行的调查及其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为调查结果，涵盖了一系列主题，包括社会人口统计信息、在平台上完成的任务、加入平台前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人财务状况信息。第四部分是就业者对平台的观点和看法及其未来就业前景。文末讨论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对平台进行监管的一些可能途径。


中国数字劳动平台的兴起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共有8.3亿互联网用户，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8% （Woetzel等，201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约75%的互联网用户，即6.1亿人有过网购经历。2016年，中国有3200万家网店，为200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对电子商务的投入，即便互联网普及率出现相对较小的增长，也会对在线销售和数字支付的总量产生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根据Woetzel等人（2017年）的研究结果，在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总额达到7900亿美元，是美国的12倍。2018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已达到美国的两倍。分析人士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再次翻番，增长将不成比例地来自三、四线城市和中国广袤的农村腹地（Fan, 2018年）。
电子商务和零售的数字化产生了巨大的价值（截至2017年9月为6.6万亿元人民币），并为相关配套服务和行业创造了市场机会（Woetzel等，2017年）。例如，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对在线业务的设计、网站编程和网站维护的需求，并促进了在线营销服务的需求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数字劳动平台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数字劳动平台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类型：“通过手机应用进行的按需工作”，即离线工作，如快递、专车及其他由人在特定地点完成的工作，另一种为在线工作，其中可能包括一系列任务，包括设计、计算机编程、产品评价以及其他各种通过电脑远程进行的低技能或高技能任务(De Stefano，2016年)。
在中国，数字劳动平台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来自官方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将劳动平台定位为市场创新和就业机会。对于精通技术、需要有偿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发展被认为是特别有前途的。1与许多西方国家的论述类似，平台工作被视为促进工作自由和灵活性的新途径，是使人才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更好方式。2政府早在2006年就采取了这一立场，当时中国推出首个平台威客网还不到一年。3从那时起，已有100多个宣传平台工作的中国电视节目已经播出。
相比之下，西方的平台得到的政府支持和干预有限，中国的平台开发者认为自己的平台与西方平台不同。西方的平台模式主要被认为是一种商业解决方案，而中国第一个平台K68威客网的开发者则认为中国的平台工作是一种互利的交换，这种交换后来被称为“威客（Witkey）”，是由“智慧（Wit）”和“钥匙（Key）”两个词组合而成的。他认为平台提供了一种基础架构，可以有效地将那些需要智慧、想法、投入或帮助的人与能够提供解决方案“钥匙”的资源匹配起来。在过去15年中，K68威客网以及许多其他平台和学者，通常把发布在数字劳动平台上的工作称为威客任务（详见例如：Han和Cen, 2014年）。
自2005年以来，通过数字劳动平台提供的工作种类急剧增加。2010年，中国最新平台工作回顾发布，截至当年，线上和线下的威客工作类别超过1000个，其中400个是常见类别（艾瑞咨询，2010年)。
中国的在线平台工作与其他国家类似，任务通过远程完成，并且需要员工使用电脑并连接互联网。在线工作的范围从“微任务”（microtask）到“宏任务”（macro-task）不等。“微任务”的特点是低技能、任务重复，如产品评论、在线调查或给图像标记，而“宏任务”则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有时还需要特定技能，如标识设计和IT编程（参见Aleksynska等，2018年)。需要服务的客户可以通过在线资料直接联系从业人员，也可以发布任务信息让潜在接单人竞争。任务竞争很普遍，从业人员的工资会根据潜在接单人之间的竞争水平和可用技能有很大的差别，这一问题将在后面的第二部分中得到探讨。在线工作者通常在完成每项任务后获得报酬，或通过计件获得收入；然而，在一些平台上，工人可以按小时计酬。平台负责处理工人与客户之间的支付交易，但会从服务总价格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平台使用费。
中国也见证了基于位置的平台工作快速增长，这些工作通过应用程序进行协调，但须由人在本地完成。通过基于位置的平台提供的常见服务包括按需的食品配送和运输服务。与在线工作一样，基于位置的平台工作人员通常获得计件工资，即工作完成后按任务支付工资。配送和运输工作的费用可以根据时间和距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中国的数字劳动平台还提供第三种服务——工艺和组装工作——这是其它针对西方平台的研究中所没有的。常见的工艺和组装工作包括串珠、十字绣、手工制作娃娃、版画、LED灯组装和电子设备组装。此类工作通常在平台工人的家中或私人办公室进行。工人接受任务，然后组装产品的工人会收到运送的材料，组装完成后（通常是通过邮寄）返给客户。通常，工艺和装配工作的单价是由客户决定的。这项工作本质上是工业外包工作，但它是通过数字劳动平台进行协调的。
中国平台经济的规模之大让我们很难对其做出任何概括。2010年，中国有400多个平台和5000万注册平台工人（艾瑞咨询，2010年），中国的劳动平台形式多样，新的工作岗位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十分激烈，2015年约有100个平台得以幸存；与此同时，平台工人的数量预计已经增加至3000多万（Li和Wang，2015年）。大型平台上可供选择的工作种类特别多，从客户找人制作简单手工艺品，到IT开发和云技术领域的高技术任务。根据我们对中国三个主要在线平台（猪八戒，一品威客和时间财富）上真实任务分配的研究，最受欢迎的工作类别包括商标和网站设计、推广和营销、信息技术和软件开发、产权和专利服务、商务和税务服务和电脑游戏开发。
在基于位置的在线工作中，工作条款和条件由平台在各自的“服务条款”文件中概述。这些文件通常是又长又密的文本文件，是合同的一种，没有受过法律培训的人很难理解。尽管如此，工人必须接受平台的服务条款才能开始工作。这些文件因平台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通常对平台工人如何及何时获得报酬、如何对工作进行评估以及当出现问题时工人拥有（或不享有）哪些资源等问题作出规定。与其他国家的数字劳动平台一样，中国平台的服务条款文件通常将平台工人视为“个体经营者”。例如，在猪八戒平台上，以工作换取工资被视为一种商业交换，而非雇佣合同。4由于平台工人身份为个体户，因此他们被排除在许多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规章制度之外，考虑到这些可能会对工作条件产生不利影响，这些规定可能引发关注。
中国官方媒体将平台工作视为一种灵活的就业机会，能够提供潜在的良好收入来源。例如，2009年，在平台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电视节目报道称，全职母亲作为一名威客设计师每个月可以获得4000到5000元的收入。这篇报道突出了平台上有吸引力的赚钱机会，与北京职工的平均收入相当（有时甚至更多），当时北京职工的平均收入在4000元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5这类广告持续助力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由于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自2005年起，中国平台的数量稳步增长，平台上的工人数量尽管没有全面的统计数据，但可能也是如此。
对于平台公司来说，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很多新参与者。中国第一个平台K68威客网继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被列为中国互联网市场50大品牌之一。6但新的竞争对手也进入了这个市场，并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重庆的“猪八戒网”(以下简称猪八戒)在2007年获得了500万人民币的投资；事实证明，这笔风险投资足以让猪八戒扩展业务。2015年6月，猪八戒又收到了26亿元的风险投资，是当时中国在线平台市场中最大的一笔投资。这种大额投资和增长最终使猪八戒成为中国互联网流量最大的平台。
由于猪八戒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它对收费结构作出了改变。平台已经停止收取工人因使用平台而产生的20%交易佣金，并停止向客户收费。相反，猪八戒选择通过风险投资补贴市场双方，帮助该平台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在其他市场，补贴已被证明是吸引新员工和客户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补贴提高了员工的收入，降低了客户的成本；这一策略在中国似乎也奏效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布的一份案例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猪八戒已经吸引了超过1100万客户和1200万的员工。其结果是平台交易额超过53亿元，占市场份额的80%多（Li和Wang，2015年：第三部分，图4)。但重要的是，猪八戒的崛起表明，中国在线平台市场可能被视为寡头垄断，只有少数几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决定市场状况。反过来，这些公司有可能影响整个供应链的经济关系。
尽管平台收益和用户数量仍然保密，但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在线劳动指数等研究成果表明，一个平台的在线访问量可以用来衡量该平台的受欢迎程度，并可能揭示其市场份额。对于中国平台而言，我们从两个不同的来源对搜索引擎排名进行研究。第一个来源是中国最流行的搜索引擎百度。第一个数字是权重，这是一个搜索引擎优化（SEO）指标，根据URL数量、索引页面和内容频率对网站从0到9进行打分；数字越大，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就越高（Zhang，2015年）。7第二个来源来自亚马逊ALEXA网站流量三个月平均值的数据，并提供了由访问量（PV）排名和独立访客（UV）排名两个指标衡量的网站全球排名。8使用这些数据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在线平台市场，并为我们选择本研究调查所需平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截至2020年，中国四大平台排名如下:
1. 猪八戒威客网
		百度权重：7, ALEXA PV排名: 4,651, ALEXA UV排名：5438。




2. 一品威客网
		百度权重：6, ALEXA PV排名: 811, ALEXA UV排名：963。




3. 时间财富网
		百度权重：8, ALEXA PV排名: 14,367, ALEXA UV排名：15,064。




4. K68威客网
		百度权重：3, ALEXA PV排名：1,116,890, ALEXA UV排名：1,492,697。





1 
        2010年，专注于互联网业务的营销研究公司艾瑞咨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平台发展的报告，即所谓的《威客白皮书》。据报道，该平台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年轻人，年龄在21-30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
2 
        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关注K68远程工作和促进灵活就业问题。全国数百家媒体广泛报道。2007年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再次关注K68位代表的网络新经济。详见http://www.k68.cn/rongyu.asp.  
3 
        例如，2006年8月，北京一套采访了中国首个（威客）在线平台威客网的创始人、客户和工作者。请访问http://www.56.com/u38/v_NDMwODk2Mjk.html观看采访。
4 
        见第二章猪八戒平台服务规则对所有条款和合同的规定。（猪八戒网，2019年)。https://rule.zbj.com/ruleshow-28?categoryId=157&pid=158。
5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48444元”。http://www.gov.cn/jrzg/2010-07/16/content_1656395.htm
6 
        https://www.k68.cn/rongyu.asp
7 
        Zhang, H，2015年。《百度SEO指南：中国搜索引擎推广面临的挑战和复杂情况》。https://www.forward3d.com/blog/guide-to-baidu-seo。2020年2月28日访问结果。百度权重来自中国最为权威的网站之一，https://top.chinaz.com/。2020年3月11日访问结果。
8 
        三个月平均PV排名和UV排名是衡量全球互联网参与度的指标。自2020年3月11日起，这两个排名从alexa中文网上撤下。访问量（PV）排名衡量的是页面浏览或点击的数量；用户每访问网站的每个页面，都会被记录一次。因此，如果用户多次访问同一页面，PV排名就会累计。然而，独立访客（UV）排名是用“独立访客”的数量来计算的；访问您网站的计算机用户就是访客。


调查设计与研究方法
2.1平台选择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字劳动平台在中国如何运作，以及工人在这些平台上的经验，国际劳工组织对其之前在其他劳动平台和国家进行的在线调查（Berg，2016年；Berg等，2018年；Aleksynska等，2018年）进行了调整，以适应中国国情。根据Alexa排名和百度权重选出中国三大在线平台——猪八戒、一品威客和时间财富的工人参与了这项调查。这些平台上任务种类广泛，并吸引了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劳动者。
	猪八戒威客网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重庆市。该平台为用户创造了一个能够满足企业客户需求的一站式、全方位企业服务平台。它获得了三轮风险资本投资，其中在其上市前的第三轮（C轮）投资高达60亿。主要投资方包括赛伯乐集团和重庆国有企业。猪八戒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在线聚合劳动平台，涉及品牌创意、产品或制造、软件开发、企业管理、企业营销、个人生活服务六大类，共有600多个不同的工作和任务类别。

	调查中的第二个平台一品威客网成立于2010年7月，总部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目前已获得三轮风险投资，总额1.7亿元。2018年8月的第三轮投资高达1亿元，是三轮中最大的投资，由顺恒基金领投。1该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众包服务，包括设计（标志、动漫、工业)、开发（网站或软件）、装饰、文案、营销或推广、商务服务（注册、商标或版权、税务）等七大类300余项任务。截至2018年，该平台每天公布的创意设计和研发任务平均超过5000个，累计交易额超过120亿元。2因此，它可以被认为是猪八戒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时间财富网是本研究中的第三个平台，它最初以威客中国的名称成立于2006年9月，总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公司的融资和投资信息不公开，但提供的服务与上述平台类似，包括商业服务（注册、文案、税务、规划）、创意设计（标志、动画、包装、视觉)、开发（网站建设、软件编程）、建筑或工业设计、营销或促销等领域。


2.2调查方法
对网络平台工作者进行在线调查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平台要求注册成为会员才能工作，这可以作为一种调查招募工具和一种验证受访者确实是平台工作者的机制。在这三个平台中，受访者都是通过在平台上发布调查链接作为付费“任务”招募而来。工人不得小于18岁，并且在平台上工作不少于3个月，符合条件才可以接受任务。一旦接受了任务，受访者就会被转到一个流行的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并完成调查。3要求工作不少于3个月是为了确保受访者有基本的认识和工作经验，从而能够作出有意义的回答。其他国际劳工组织针对平台工人的调查也使用了这一资格要求。工人完成调查后会获得20元。收集答卷并整理数据后，共有1071名有效受访者。
整理数据的过程严谨而全面。为了控制无用和多次访问，我们对劳工平台和问卷调查网站上的受访者IP地址进行了限制。这使我们能够确保在一个特定的互联网连接网站（一个代理，确保一个人只能完成一次问卷）上只能完成一次调查。我们还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检查清单，交叉核对问题，确保问卷的有效性。例如，为了发现随机回答，我们在“以前工作过的平台”问题中添加了一个假的平台名。为了确保回答一致，我们对员工工作、身份和收入等问题进行反复检查，以确保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总平均收入必须大于或等于在平台获得的收入。”我们实施了一个剔除规则：只要发现两处不一致，就将被调查者从样本中剔除。如果只有一个错误，则保留调查结果；但是，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会在分析中忽略这些异常值。数据整理后，我们确认了1071份有效调查（共收到1174份），按平台分布如下:
表1被调查的平台和受访者的分布
	平台
	数量
	百分比
	累积比例

	时间财富
	300
	28.01
	28.01

	一品威客
	233
	21.76
	49.77

	猪八戒
	538
	50.23
	100

	总计
	1071
	100
	


在分析调查结果时，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并不知道完成问卷的受访者是否可以作为平台工作者的统计代表性样本。由于没有通用的平台工作者数据库，所以不可能随机抽取样本。有些工作者可能不太愿意接受包括填写调查问卷在内的工作；如果这个特性与其他特性系统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样本可能就会有失偏颇。然而，在缺乏公开行政数据的情况下，选择将调查作为一项任务发布，是收集在线平台工作人员工作条件信息的唯一可能途径。国际劳工组织之前的研究（Berg，2016年；Berg等，2018年；Aleksynska等，2018年）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因此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
Aleksynska等人（2018年）对乌克兰数字平台工人的抽样调查可能更类似于中国的调查，因为这项调查涵盖了1000名乌克兰工人，他们在一系列国家、地区和国际平台上工作，从事的工作有高技能的IT编程，也有低技能的“微任务”。另一方面，Berg（2016年）和Berg等人（2018年）的调查只覆盖了微任务平台上的工人。Aleksynska等人的样本覆盖了生活在75个国家、在5个英语微任务平台上工作的工人，其中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工人占很大比例。4虽然中国的平台上也有微任务，但可供选择的工作种类更为丰富，所需技能也更为广泛，并可能带来更高的相对收入。
2.3调查内容概述
与国际劳工组织先前的调查一样，本调查收集了关于工作条件的数据，包括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工作的可及性、工作强度、拒收拒付和欺诈、工人与客户和平台运营商之间的沟通、社会保障情况以及工作类型。尽管内容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但已尽可能保证从中国收集的数据与国际劳工组织以前调查的其他劳工平台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调查分为七个部分，涉及下列主题：(1)社会人口信息；(2)平台工作就业情况；(3)在平台上与客户的关系；(4)从事的其他工作；(5)加入平台前就业情况；(6)财务状况；(7)平台现状及未来发展预期。
调查共包括约85个问题（不包括后续问题），调查平均耗时约30分钟。对于主要的一组问题，受访者通常被要求从可选答案中进行选择；此外，调查还包括了后续问题，以便让工人提供更多关于他们特定经历的细节。这些后续问题通常是结构化的，以便受访者能够提供开放式文本答案。
在中国选取的三个研究平台涵盖了从高技能工作到低技能工作的各种工作，从这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5工人被要求从可能的回答列表中选出他们在平台上从事的任务类型，包括IT、设计、视频制作、编辑和写作以及在线教育等高技能在线平台工作。我们还将销售和促销、客户服务支持、填写民意调查和问卷调查、微任务（确保网络服务和其他业务活动平稳运行的短期文书工作）以及包含上述工艺和装配工作的网上在线下单外发手工活等可能出现的低技能工作涵盖其中。虽然这个列表很全面，我们选择将在运输或配送工人等网上发布但在线下完成的工作（线下兼职）以及仅在网上发布广告的职位排除在外。

1 
        第三轮投资信息请见：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8-27/1249512.html。想要了解投资基金的历史，请参见: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9699709/18f5AZLMG3FpHsuVpxaa573kNjAiRmftrwuw-tdQwUdHGAZtxeNHHpPbA8tkVpL7DYlCd1b-au4NJLnmA7FM7iA_8KMz7WJwK2_2tG4MCQoXwin7JgeSFY3ADrBLUpJQS6ZIvfqDVwlGZJOfvPs9AXyeATQ5BKpgL4YBgWzxrWvMBFC_D1dxaNP2A6mjbdBeKh-LQYq2HfJNcnGyifpX4h5ZASZFod3IMpcFTT5R9xeFOH7ZYnClZ2e28w。2020年3月12日访问结果。
2 
        相关新闻信息请见：https://kknews.cc/finance/k2p63or.html。
3 
        调查网站：https://www.wjx.cn/index.aspx
4 
        Berg（2016年）研究了两个微任务平台上的工人，分别是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T）和CrowdFlower。Berg等人（2018年）将调查的平台数量扩大到5个：AMT、Crowdflower、可临客（Clickworker）、Microworker和。AMT是第一个微任务平台，由于平台限制，主要由美国和印度工人组成。
5 
        这些平台的登录页面显示了可从事的任务种类，可在https://www.zbj.com、https://www.epwk.com/、https://m.680.com/上查看。一个关键的区别，是猪八戒在海外扩张进入新加坡，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见：https://www.businessinsider.sg/zomwork-strengthens-singapores-gig-economy/)。


调查结果
3.1 社会人口信息和工作任期
调查从收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开始。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男性的在线平台工作参与率要高得多。总体而言，只有30%的工人是女性；然而，这些比率因平台的不同而略有不同（猪八戒27%的工人是女性，相比之下，时间财富网37%是女性，一品威客网32%是女性)。这一性别分布与其他调查结果相似，包括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T）微任务平台上的印度工人，其中31%是女性。然而，中国平台上的女性参与率远低于工业化国家或乌克兰（48%为女性）。
中国工人的平均年龄在25岁至27岁之间，比来自发展中国家微工作平台上工人的平均年龄（28岁）稍低，比乌克兰平台工人（33岁）或工业化国家微平台工人的平均年龄（35岁）低几岁。（Berg等，2018年；Aleksynska等，2018年）。图1按性别列出了年龄分布，显示了男女之间的一致性。
图1.按性别分列的年龄分布


考虑到中国的平台工人一般都比较年轻，我们预计未婚的受访者比例会更高，我们发现事实也是如此。共有59.6%的平台工选择了未婚选项，其中猪八戒的未婚率最高（56.7%），一品威客网最高（64.%）。1
尽管只有少数工人已婚，但大多数工人的家庭成员都在经济上依赖他们（55.9%)。当被问及他们为家庭成员提供家庭支持的细节时，34.9%的人表示他们至少帮助照看过家中一个孩子。这些孩子大多在6岁及以下（24.6%），而7-12岁和13-18岁的儿童占比较少（9.7%和4.9%）。照顾住在家中的成年家庭成员是最常见的支持方式，占受访者的38.5%。
平台工人照顾居住在外的家属也很常见，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再次，照顾成年人被证明是最常见的义务（33.8%），其次是照看6岁以下儿童（7%）、7岁至12岁和13岁至19岁儿童（3.3%和3.5%）。虽然平台工人在经济上给与他们同住的人的支持比那些不住在一起的人要高，但仍有很多工人为居住在外的家人提供经济支持。2通常，这个人是成年人。这一调查结果与中国现有的家庭结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年轻工人尤其是在经济上为老一辈人提供支持。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大家庭的成员并不住在一起，但“受访者仍然需要承担这些被抚养人的责任，他们或独立生活在家庭之外，或与‘核心家庭’一起生活”。3
在教育水平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的平台工人完成了部分大学教育或获得学士学位。当被问及他们的最高教育水平时，0.28%的受访者表示“中学以下”；6.6%完成了“中学教育”，6%的人表示他们毕业于“专业技术学校”。更大比例的工人接受了“部分大学教育”（35.1%），47.5%的人获得了学士（或4年制大学）学位。3.8%的受访者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占比更小。
图2.按类别划分的受教育程度（按类别划分的百分比）

正如国际劳工组织以前对平台工人进行的调查结果一样，在中国，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既反映了在平台上工作需要具备数字素养，也反映了平台上一些工作所需的技能范围。对微任务平台工人的调查显示，与其他类型的在线平台工人相比，微任务平台的技能要求更低，但他们通常也都受过良好教育。AMT平台上的美国员工中44%拥有学士或硕士学位，39.8%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印度工人受教育程度最高，91.3%拥有学士学位或硕士/博士学位。在对乌克兰平台工人的研究中，73%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
然而，尽管中国平台工人的教育水平很高，54%的人表示他们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培训以完成平台上的所有任务。只有28%的人认为他们的技能水平与平台的需求十分匹配；9%的人表示他们的技能水平比平台上所需的任务要求更高。这一发现可能反映了中国平台上提供的任务种类繁多，但也可能反映出被调查者中学生的比例很高（22%）。
在中国，平台工人的工作经验在不同平台之间的分布是相当一致的。62%的受访者有超过一年的工作经验，如下图3所示。
图3.受访者的任期（按类别划分的百分比）

三个被调查的平台中区别最大的是一品威客网，与猪八戒和时间财富相比，一品威客有更大比例的工人集中在7个月到2年之间，而在3-4年和5-10年之间工人比例较小。
这项调查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解释我们在上述工作经验中的模式。例如，可以根据工人从事平台工作的最重要原因这一问题来理解影响因素，对这些原因的回答如下图4所示。基于人们给出的从事平台工作的理由，那些在猪八戒平台上工作的人不太可能是为了“边上学边赚钱”(9.85%)。这表明猪八戒与时间财富和一品威客网不同，该平台对于寻找长期工作的工人更具吸引力，而不是寻找短期收入机会的学生，并且这些工人期待的收入水平按照0-4年的顺序不断上升，与我们在上面图3中看到的一品威客网情况一样。一品威客也是这三个平台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也可能对分布的结果产生影响。

图4.从事线上平台工作最重要的原因（百分比）)

平台专业化也可以解释这两家企业平台工人经验的不同。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与一品威客相比，猪八戒的“高技能”任务比例更高。正如前面所解释的一样，虽然教育和技能不是同义词，但两者之间通常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发现在后面的章节中有更详细的描述，指出猪八戒在IT（软件和网络编程）、设计和照片处理方面有更高的任务比例，可能会激励工人留在这个平台上。另一方面，一品威客有更高比例的低技能任务，有较高的低技能任务比例，如填写民意调查和问卷、官方销售和促销任务、客户服务和评论，这些不太可能被视为中长期工作。图4中包含了百分比，突出强调了受调查平台中工作岗位的分布情况。
3.2工人目前的主要职业：他们有其他工作吗?
该调查旨在了解平台工作在工人生计中扮演的角色。大多数工人（79.1%）从平台工作以外的来源获得主要收入。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64%）的受访者有另一份带薪工作（36%的受访者称没有）。
受访者需回答他们的主要职业。与之前的发现一致，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不从事平台工作以外的任何其他有偿工作（或业务），21.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学生。9.4%的人表示他们只从事平台工作，4.1%的人参与了滴滴司机或应用程序配送人员等线下平台工作。其余的受访者中占最高比例的是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1.4%），其次有12.3%的人从事商业和服务行业。
表2.工人主要职业分布（百分比）
	職業
	百分比

	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2

	拥有正式注册公司和雇员的企业主
	5.0

	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21.4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8.9

	从事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人
	12.3

	从事农、林、牧、水利业的人员
	1.3

	企业中从事生产、运输的职工
	3.8

	军事
	0.1

	学生
	21.9

	本地平台工作，如：滴滴、外卖等
	4.1

	除在线平台工作外没有工作
	9.4

	其他工作类别（请注明）
	9.5

	调查总数
	1,071



该调查询问了工人在数字劳动平台工作前所从事的工作。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工人（占总数的52.1%）在开始平台工作前，曾有过一份在线平台之外的工作，并且现在仍在从事这份工作；一小部分平台工作人员（10%）以前经营过并仍在经营公司。这意味着超过60%（62.1%）的工人保留了他们在从事劳动平台工作之前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在收入活动中增加了平台工作。这个数字与乌克兰平台工人的调查结果相似，乌克兰三分之二的工人除了平台工作外，还在线下经济中工作（Aleksynksa等人，2018年）。
只有小部分人过去不在劳动平台工作并且已经离开了原来岗位（16.7%的被访者），如下图5所示，只有2.99%的受访者曾经营企业，但企业已经不复存在。
图5.从事平台工作前的工作活动（百分比）)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经常有人认为平台工作可以帮助失业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台可以为工人提供补充收入的（临时）工作，同时给他们提供工作时间自由。我们的调查可以让我们确定中国平台是否实现了这一承诺。我们的调查包括61名工人，他们在开始在平台工作前就已经失业了，占总受访者的7.3%。这一比例远低于西方微任务平台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在从事平台工作前失业的比例（Berg等，2018年）。此外，6.9%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仍在接受教育或培训”，4%的人表示，他们此前一直在照看孩子。
对于那些在平台之外仍有其他工作的人而言，他们大多数是有固定月收入的员工（58.6%）。然而，自由职业者的比例出乎意料地高（19.3%），第三种最常见的回答是“按小时/日计酬的雇员”（7.3%）。4自由职业者和按小时/日计酬的工人的比例很高，超过了四分之一，这意味着许多平台工人可能习惯了非标准就业形式。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会将平台工作相关的一些不太理想的条件，如收入和工作时间的不定性，视为是相当正常的。(见图6)。
图6.平台工作外花费时间最长的工作或业务（百分比）

在平台经济之外有工作的人中，大多数（54.84%）在从事其他工作的同时每周平均花费7.8小时完成平台任务。在三个被调查的平台中，这种做法在一品威客的员工中最为普遍，60%的人表示自己会这样做。与其他调查一样，我们询问了员工是否认为雇主会反对他们利用工作时间从事与平台相关的工作。超过40%（4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雇主会接受这种时间利用方式。
3.3从事线上平台工作的动力
考虑到相当比例的受访者除了从事其他职业外，还从事平台工作，人们在数字劳动平台上工作的一个最常见原因是“补充其他工作的收入”（25.5%），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许多工人从事平台工作是出于喜欢，与之相关的回答有因为他们喜欢平台工作（19.6%）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休闲方式（14.1%），两者都获得了较高的选择率。相当大比例的中国员工也更喜欢居家工作（13.8%），考虑到这些平台上的学生比例很高，另外14.3%的人从事网络平台工作是为了边上学边挣钱。通过平台工作对其他收入来源进行补充，也与国际劳工组织对微任务工人的调查结果一致。该调查发现，从事微任务工作的工人中，有三分之一是为了补充其他工作的收入，而22%的人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在家工作（Berg等，2018年）。
少数平台工作者以在线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大部分的平台工作者从事平台工作是为了娱乐和休闲的事实。这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和选择工作的能力。将平台工作视为休闲的工作者每周在平台工作上花费的总工作时间（包括带薪和无薪工作时间）为19.4小时，低于23.9小时的平均总工作时间。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平台工作已被作为一种机制加以推广，以便将就业希望扩大到那些本来可能没有工作机会的人（Graham等，2017年）。在中国，自工业化以来，城市中心一直与更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机会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一直高度重视农业。为了帮助控制国内与就业相关的迁移，中国开始依赖户口制度，防止劳动力市场前景不明朗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心，并与城市居民竞争（见Chan，2013年）。在这一制度下，农村户口持有人搬迁到城市地区面临着独特挑战。例如，他们的子女无法在城市学校入学，而在就业市场上，他们的就业不稳定程度更高。我们数据样本中大约四分之一（23.6%）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挑战。然而，在线劳动平台的工作结构表明，没有当地居住证、户口或工作许可证（0.27%）并不是从事平台工作的动机。此外，这些在线平台甚至可能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受访者中有8.1%回答自己是农村居民。
中国的调查结果与国际劳工组织对微任务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最显著的差异与只能在家工作的工作者比例有关。在中国，这一数字仅占受访者的3.2%，而在微任务调查中约有8%。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在中国，受访者的年龄相对较低，已婚工人的比例较低（占总数的40.4%），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承担较少的家庭责任，不需要呆在家里。然而，在这一小部分工作者中，我们的发现确实揭示了照看责任往往带有性别色彩。在中国，只能在家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受访者比例分别为3.5%（26例）和3%（10例）。5然而，26名男性受访者中只有6人是因为他们要“照顾家人、老人或孩子”而只能在家工作，还有5人是因为他们“有疾病或残疾”。与此同时，十分之七的女性将她们只能在家工作的原因归于她们的照顾责任（见图7）。
图7.从事平台工作最重要的原因

平台工作与其他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可比性对受访者而言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激励因素。如图5所示，只有1.25%的受访者认为“收入高于其他工作”。尽管这一比例与选择了同一回答的AMT美国工作人员（1%）相近，但远低于AMT印度工作人员的18%，后者表示在线平台提供的薪酬高于其他可获得的工作。印度和中国工人之间的差异，突显出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在全国平均工资方面的重要差异。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虽然不像美国那么高，但却比印度高得多。另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客户市场。在AMT和Crowdflower等国际平台上工作的印度员工可能正在满足国际客户的需求，这些客户支付的薪酬虽然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不够多，但在印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平台满足的是国内市场的需求，客户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工资水平。
3.4 平台工作就业：他们主要在哪些平台上工作?
多重归属（Multihoming），即同时在多个平台上工作，是平台工作中一个得到充分证明的现象（Choudary, 2018年）。受访者被问及他们于调查前一个月在几个平台上工作；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只在一个平台上工作，30%的人在两个平台上工作，还有18.9%的人在三个平台上工作。这表明，工人倾向于将他们的在线工作集中在选定的几个平台上。我们的调查结果还显示，总体而言，参与调查的都是在工作平台上最活跃的工人。例如，参考下面的表3，在猪八戒上受访的536名工人中，有74.4%的人表示他们在猪八戒上最为活跃，而一品威客73.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该平台上最活跃。事实上，作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平台，猪八戒是我们的样本中最常用的平台。在接受调查的三个平台中，通过时间财富受访的工人将该平台作为自己主要平台的几率最低。
表3.过去3个月工人工作时间最长的平台（百分比）
	平台工作
	时间财富
	一品威客
	猪八戒
	总计

	Freelancer中文网
	3.3
	3.5
	3.2
	3.3

	猪八戒
	6.3
	12.1
	74.4
	41.8

	一品威客
	9.7
	73.3
	9.9
	23.6

	时间财富
	64.3
	3.0
	1.5
	19.5

	k68威客网
	7.0
	3.9
	1.9
	3.8

	其他
	9.3
	4.3
	9.1
	8.2

	调查总数
	300
	232
	536
	1068



3.5 在平台上进行的工作种类
在进行这项调查之前，我们对中国劳动平台的文献综述揭示了平台上的许多工作类型。我们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数据如表4所示，显示了平台任务的广泛分布，但我们发现，对于所调查的三个平台，最受欢迎的任务是相同的。6根据受访者的总体分布数据（括号内），以及在每个独立平台上的分布情况，最受欢迎的前4项任务是“设计和相关照片处理”（23.6%），“填写民意调查和问卷”（17.5%），“IT（软件和网络编程）”（14%），“编辑/编写服务/代码输入”（10.3%）。“填写民意调查和问卷”也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尽管我们的调查正是这类工作的代表，很多人选择这一选项也可能是受此影响。
表4.主要平台工作行业分布（百分比）
	 
	时间财富
	一品威客
	猪八戒
	总计

	无回答
	7.7
	8.2
	7.1
	7.5

	IT（软件和网络编程）
	10.3
	11.2
	17.3
	14.0

	设计和相关照片处理
	19.0
	17.2
	29.0
	23.6

	影视制作/相关服务
	3.0
	6.9
	3.7
	4.2

	翻译服务及相关工作
	4.7
	0.9
	0.9
	2.0

	编辑/编写服务/代码输入
	11.3
	9.4
	10.0
	10.3

	官方销售及推广
	5.0
	6.0
	3.0
	4.2

	客户服务及检讨
	7.0
	3.0
	1.9
	3.6

	填写民意调查和问卷
	18.7
	21.9
	14.9
	17.5

	其他顾问服务（例如法律服务）
	2.3
	2.2
	2.0
	2.2

	在线教育、辅导及相关工作
	0.7
	1.3
	1.3
	1.1

	微任务处理（将数据填入电子表格等）
	8.7
	8.6
	5.8
	7.2

	在线订单外包人工工作
	0
	0
	0.7
	0.4

	其他
	1.7
	3.4
	2.4
	2.4

	调查总数
	300
	233
	538
	1071



与其他两个平台相比，猪八戒上的任务似乎需要更高技能。这一点在IT和设计工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猪八戒上的此类工作比其他两个平台要高5到10个百分点。相反，调查工作和微任务工作往往与低技能需求联系在一起，在时间财富和一品威客上更常见。这种分布的比较表明，尽管平台之间的主要任务类型分布是一致的（表明平台对类似客户的需求作出回应），但各个平台有不同的专长。平台之间关于任务类型的区别也可能是平台商业模式的一个功能，特别是考虑到它们各自的会员和收费系统。
中国的平台通常包含各种任务分配和支付结构的模型。我们的调查确定了7种不同的任务分配方式，并要求受访者回答指出他们最常经历的分配机制。可能的回答包括：派单模式；计件交易；短期议价雇佣；短期固定薪金雇佣；报名，等待甄选模式；直接竞标和其他。调查对每个类别进行了定义，以确保受访者能够正确地找到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最相关的竞争模式。例如，计件交易被定义为“需求者公布（数量和质量）需求，服务提供者在时间期限内提供最终产品”。与此同时，直接竞标被定义为“在需求方公布需求和预算后，有资格的开发人员尽其所能尽快拿到项目”。这种模式完全取决于有资格的开发人员拿到客户标的的速度。这些类别的完整定义详见附录2。
在这些可能的回答中，“计件交易”(33.14%)和“报名，等待甄选”（31%)几乎占所有回答的三分之二。然而，平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出每个平台的专业不同。例如，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按件计酬的，而其他平台上约45%的工人通常从事计件交易。同时，“报名，等待甄选”在猪八戒网站上的使用率最高，为36.25%。在这种类型的工作中，客户公布项目价格及其需求，工人在给定的时间内提供他们的简历和提议。这种模式也可以采用竞争或竞争展示的形式，在西方国家的设计平台上尤其常见，如99design。而这种模式在其他平台上不太常见。(见图8)
图8.各平台受访者最常用的任务分配和支付方式（百分比）

这种模式对工人的支付结构有影响，特别是他们被收取的费用和购买会员的需求。
3.6 中国劳动平台的会员和费用 
在西方，自由职业平台通过扣除服务商定价格中的一定比例，向工人收取费用已成为常见做法，但也向平台上的工人提供会员选择，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简历，并让他们更容易与潜在客户获得联系。7尽管由于竞争模式的不同，会员和收费制度存在很大差异，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平台上也很常见。关于中国平台有一个重要发现，即要求工人支付保证金以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工作，西方平台上并未观察到此种现象。在西方的自由职业平台上，担保（或托管）只针对客户，以确保他们向完成工作的工人支付报酬。8
在时间财富网上，工人被直接雇佣时，平台会收取5%的佣金，这些费用由工人承担，是平台费用中最低的之一（时间财富网，NDa）。在报名等待甄选模式中，即使最终胜出者也必须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约20%上交平台。这使得工人在成功完成工作后，可以获得所公布金额的80% （时间财富网，NDb）。同样，对于计件交易的任务，也要收取20%的服务费（时间财富网，NDc）。对于软件开发项目，工人须根据项目的规模，向平台支付30% - 50%的项目回报保证金。此金额在项目成功结束前不能提取（时间财富网，NDd）。
与此同时，一品威客也被认为是服务收费最低的平台之一，因为自从2014年获得2000万元的首笔风险投资后，一品威客已经取消了大部分服务收费。9目前，该平台的基本功能是免费的，但为工人提供VIP会员资格等附加服务是收费的，包括一系列扩展服务，如更高的曝光度、安全服务和其他业务管理协助。10在目前的模式下，一品威客的工人可以从直接竞标和直接雇佣任务中获得100%的收入。然而，对于竞标模式，该平台仍将收取20%的费用，其中10%用于推广，其余10%由参与但最终没有获得收入的人平分。这些费用会在任务发布到平台上时从奖励中扣除；例如，当客户在平台上成功发布一份奖励为100元的任务时，该平台将立即扣除20元，剩下80元供求职者竞价。11而对于计件交易而言，工人可以获得任务发布价格的90%，其余10%作为推广和管理服务费被平台扣除。12
随着时间的推移，猪八戒不断改变它的会员制度和服务收费。大多数变化导致了对工人收费的增加，或者根据会员的级别提供不同的服务。最初，猪八戒采用“纯佣金模式”，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对每个项目收取20%的服务费。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收费结构改为“佣金+会员模式”，可以根据会员级别降低服务费（仍按任务总价值的百分比收取）。在获得巨额风险投资后（26亿元），猪八戒为扩大市场份额和吸引新用户，取消了项目交易的所有服务费用（除了“设计竞标”和计件交易项目仍保留20%服务费）（见齐鲁晚报，2017年)。这一策略旨在吸引那些曾经使用收费平台的平台工人。
为争夺市场份额，有时平台会利用风险投资资金给与工人和客户补贴以鼓励其参与。在占领大部分市场之后，这些平台有时会改变政策以提高盈利能力。事实上，自2017年6月30日起，猪八戒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平台，到2019年，该平台声称拥有1400万工人。取得市场主导地位后，猪八戒再次对会员制度作出改变，重新对工人收取“技术服务费”，根据会员等级不同，费用从高级会员的2%、中级会员的6%到普通会员的10%不等。13
表5.猪八戒会员制度及其相关费用（截至2019年8月）
	会员类型
	会员版本
	会员（卡）的费用
	技术服务费

	注册版
	普通会员
	0元
	20%

	标准版
	固定工位版
	666元/月/空间(或以上)
	20%

	专属办公室版
	666元/月/空间(或以上)
	20%

	定制办公室版
	1188元/月/空间(或以上)
	20%

	商家版

	漫游工位版
	888元/月/空间(或以上)
	10%1

	固定工位版
	1188元/月/空间(或以上)
	10%1

	专属办公室版
	1188元/月/空间(或以上)
	10%1

	定制办公室版
	1588元/月/空间(或以上)
	10%1


1．不适用于报名等待甄选、计件交易、竞标等工作以及非特定场地需求订单、特殊订单渠道的技术服务收费。
高级版（当工场空间≥5时，可升级为“扩展版”)
本文件2019年8月13日通过。见:https://vip.zbj.com/version。
会员分层结构取决于工人愿意支付费用的意愿。最初，高级会员为5980元/月，中级会员为2980元/月，普通会员免费。与此同时，会员所获得的服务也在不断变化。会员版本和会费根据上述价格进行了调整，内容进一步丰富（截至2019年8月）。目前，该平台的会员费从666元/空间到1588元/空间不等，每月收取一次。除此之外，平台还收取技术服务费，每完成一项任务收取一次。普通会员每次收取20%，对于企业而言，因为他们的会员费略高，技术服务费在10%左右。(见表5)
在当前的会员制度中，猪八戒为工场会员提供了特殊的权利和激励，以促进平台目标增长，吸引更多工场用户（而非不属于任何工场的个人会员）。这些激励措施包括一项“临时措施”，即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将工场（企业）会员的交易费用降至6%。14此外，会员资格对任务分配也有影响，有时会根据工人的技能和客户的需要，以牺牲工人和客户的匹配度为代价，而新的激励机制会优先将任务分配给工场成员。猪八戒也开始根据会员级别和经验收取高诚信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根据项目大小从不到一百到几百元不等，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违反法规行为和相关罚款。
下面的表6展示了平台工人支付费用类型的调查结果。在所有平台中，72.1%的受访者表示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一样，那些从不支付费用的人不是因为平台政策，就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竞争模型而获得豁免，例如一品威客上的计件交易，该网站不会直接向工人收取任何费用。对于经常或大量从事平台工作的工人来说，他们通常会注册成为正式会员，尽可能减少总体交易成本并增加获得工作的机会。有1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付了注册费用或会员费。15竞标和报名等待甄选相关任务也常需要收取费用。无论是会员与否，这些工人往往需要在成功获得任务后支付“定金”。17%的工人表示他们支付了该项费用，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但是考虑到我们的竞争模型分类，竞标和报名等待甄选模式占所有任务的40%，因此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三个平台中，猪八戒上回答“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的受访者比例最低（64.7%），但在其他付费类别中比例最高。由于工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选择多个答案，这意味着工人在某些任务上不用付费，但可能为其他任务或提供的服务支付多种类型的费用。此外，17%的人表示必须缴纳保证金。有趣的是，来自时间财富的回答显示，目前该平台可能是向工人收取费用最低的平台。
表6.工人支付平台费用的经验和支付费用的类型16
	费用
	平台
	

	时间财富
	一品威客
	猪八戒
	总计

	没有支付
	81.0
	77.7
	64.7
	72.1

	会员注册
	9.0
	13.3
	15.8
	13.4

	定金
	10.0
	12.5
	22.9
	17.0

	培训
	7.7
	10.7
	10.6
	9.8

	其他人
	4.7
	6.0
	7.3
	6.3

	调查总数
	300
	233
	538
	1071年



除了询问工人在收费方面的经历外，我们还试图通过询问工人对于平台公平与否的看法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工人对“公平”的感知可能会受到此类工作不同维度的影响。然而，考虑到竞争模型与收费结构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的分析关注的是，工人基于其通常参与的竞争模型是否认为收费结构公平。结果如下面图9所示。
下图显示了平台工人最典型的竞争方式及其是否认为平台费用公平的交叉表格。总体观察下图，可以发现受访者大多（超过90%）认为竞争制度是公平的。比例稍低的竞争模型包括报名等待甄选（86.8%），直接投标（84.1%）和其他（87.5%）。猪八戒网上从事报名等待甄选任务的工人认为收费结构和直接投标系统是公平的可能性最低，只有83.6%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图9.按类别分认为竞争方法“公平”的受访者百分比

我们进一步询问了受访者如何看待平台运营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如评分系统的公平性、客户评分的自由度、平台是否经常改变定价政策等。虽然对前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可以从平台公平的角度得到积极的解释，但第三个问题的高值更可能表明不利的条件。大约四分之三的工人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评价他们的客户。更大比例的工人，在所有平台上超过87%认为打分系统是公平的，但平台间存在显著差异，时间财富网上的工人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高于猪八戒10个百分点。尽管觉得费用结构公平，但37%的工人表示平台经常改变其定价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在猪八戒上最高，而猪八戒是几个平台中工人最人认为最不公平的。
3.7 受访者的薪酬、工作时间和工作满意度
在探讨了工人人口统计数据和平台任务类型、竞争类型和费用结构的问题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国劳动力平台的工作条件。我们的调查包括以下问题：工作时间（带薪和无薪）及相关小时工资，不从事更多工作的原因，任务发布人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工人的满意度。
我们首先看一下工作时间（带薪和无薪），以及与平台工作相关的小时工资。我们询问了一系列有关工作时间和工资的相关问题，以记录工人从事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如找工作）的时间。我们还询问了他们的平均收入，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平台上的带薪时间和总时间的小时工资。在我们的计算中，我们选择剔除大于97.5%的异常值。工人被问及在普通一周内的经历。
图10显示了带薪和无薪工作时间的分布情况。总体而言，我们的调查显示，工人平均每周从事15.6小时带薪工作和8.3小时的无薪工作，因此合计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23.9小时。这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是没有收入的，这一数字与国际劳工组织对微任务工作者的调查结果相当，但略高于乌克兰平台研究的结果，后者有27%的时间花在无薪活动上（Berg等，2018年；Aleksynska等，2018年）。
图10.平台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分布

与预测相同，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更多。这些人的有薪、无薪和总工作时间分别是24.6、11.0和35.4小时。对于那些平台非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是那些平台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工人的一半，带薪、无薪和总工作时间分别为13.2、7.5和20.7个小时。这两个群体都把大量时间花在了无薪工作上，但是依赖平台收入的工人这一比例较低，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找工作方面更有效率，从而节省时间。总的来说，依赖平台的工人有30%的时间在平台上从事无偿工作，而不依赖平台的工人有36%的时间从事无偿工作。
正如所预测的那样，这些群体的平均每周收入也有所不同。整体每周平均收入为372.72元（约53.25美元）。但是，那些把平台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并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在线工作的工人（599.42元或85.63美元）与平台工作不是主要收入来源、在平台上花费较少时间的工人（309.91元或44.27元）间存在巨大差异。17（见表7）
我们还根据受访者提供的每周工作时间和工资信息计算了平均时薪。为了衡量这一点，我们完成了两种不同的计算：一种是带薪工作时间，另一种是包括无薪工作时间在内的总工作时间。如果我们把计算限制为带薪工作时间，则平均时薪是32.59元，远远高于2018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时薪中位数是17.98元（2.57美元）。根据劳动主管部门的数据，这2018年每小时最低工资的最低值（辽宁省四类工作的10.6元），但低于最高值（北京市一类工作的24元/小时）（详见Li，2018年）。18
如果我们在计算中包括无薪工作时间，工资就会下降，平均时薪降低，为22.02元（2.86美元），时薪中位数降至12.62元（1.80美元）。将工人的无薪时间计算在内时，我们发现这导致时薪下降42%。我们将这些数据与AMT微任务平台上的印度员工进行比较，发现他们的平均工资（2017年为3.40美元）和工资中位数（2017年为2.14美元）均高于中国水平（Berg等，2018年）。
表7.平均每周收入分布，以人民币元计19
	 
	时间财富
	一品威客
	猪八戒
	主要收入
	非主要收入
	总计

	平均每周收入
	319.36
	283.93
	444.35
	599.42
	309.91
	372.72

	时薪（只计算工作时间）
	30.32
	27.18
	36.46
	29.57
	33.38
	32.59

	时薪中位数（只计算工作时间）
	16.67
	15.00
	20.00
	18.06
	17.96
	17.98

	平均时薪（包括无薪工作时间）
	19.01
	17.15
	21.92
	16.93
	20.87
	20.02

	时薪中位数（包括无薪工作时间）
	11.67
	10.00
	14.29
	12.70
	12.60
	12.62



本调查中包括一个问题，即询问受访者对在线平台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此类单一指标工作满意度问题通常可以衡量工人对于工作内在特征的感受（工人实际从事的工作、自主权、工作压力等），而不是支付、合同状态或晋升前景等外在特征（Rose，2003年）。国际劳工组织对微任务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只有6%的人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Berg等，2018年）。在乌克兰，4%的工人表示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在中国，很少有工人对在线平台工作表示不满，结果中的比例甚至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其他调查。只有2.4%的员工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员工不满意的原因，我们提出了一个后续的开放式文本问题来找到原因。
表8.受访工人的满意度分布（百分比）
	平台
	时间财富
	一品威客
	猪八戒
	总计

	非常满意
	28.3
	23.6
	17.1
	21.7

	满意
	49.3
	51.1
	43.7
	46.9

	没感觉
	21.7
	24.0
	35.3
	29.0

	不满意
	0.3
	1.3
	3.4
	2.1

	非常不满意
	0.3
	0
	0.6
	0.4

	调查总数
	300
	233
	538
	1071年



不满来自工作机会少和资源分配有限或不公平。例如，一名工人表示:“工作机会越来越少，高薪工作几乎都没了。”还有人说:“成功率低，工作质量不稳定，交易费用高。”其他调查也呈现出类似意见，随着更多工人在平台上注册，工作不足的情况和工作竞争不断加剧。事实上，2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平台上没有足够的工作。此外，18.2%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和19.5%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外的工人都认为“工资不高”。(见表9)
表9.为什么不做更多在线平台工作或其他线下工作的原因，工人给出肯定回答的百分比
	 
	时间财富
 
	一品威客
 
	猪八戒
 
	总计
 

	平台工作
	平台
	非平台
	平台
	非平台
	平台
	非平台
	平台
	非平台

	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25.0
	21.8
	35.3
	24.6
	22.6
	21.6
	26.0
	22.3

	工作机会少
	15.1
	22.2
	20.0
	27.1
	26.9
	22.0
	22.1
	23.2

	工资不高
	21.4
	18.8
	15.3
	16.3
	17.7
	21.3
	18.2
	19.5

	没有时间
	27.4
	33.9
	17.9
	29.1
	23.5
	30.0
	23.4
	30.8

	赚来的钱难以兑现
	9.1
	--
	9.0
	--
	5.8
	--
	7.4
	--

	其他原因
	2.0
	3.4
	2.6
	3.0
	3.6
	5.1
	2.9
	4.2

	调查总数
	252
	239
	190
	203
	447
	450
	889
	892


相比之下，对平台工作非常满意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平台工作机会多，工作时间自由，在闲暇时间也能赚钱。例如，一名工人回答说:“刚开始学习很难；但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好。”另一名表示：“这儿有很多工作，我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继续学习。”即使是在相似条件下工作，工人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从而揭示了工作满意度指标的复杂性。”
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做更多平台工作时，83%的员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一比例与声称希望从事更多非平台工作的工人比例相同（83.29%）。平均而言，受访者希望每周分别多花10和12.94个小时在平台工作上和非平台工作上。这些数据与AMT美国（10.5和11.9个小时）和印度工人（11.2和11.4个小时）在平台工作和非平台工作愿意多花多少时间的调查结果一致（Berg，2016年）。
那么，为什么工人们不增加工作时间呢？对于平台和非平台的工作，原因往往是相同的，并且各个平台的答案也是一致的。除了“赚到的钱很难兑现”这一选项外（该选项强调的是平台工作人员可将钱存入自己的账户，但却很难将这些钱从平台上转出并变成一种他们可以使用的形式），受访者在线上和线下工作方面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对于没有更多在平台和非平台工作的原因，他们选择了不能胜任工作（26%和22.3%）、工作机会少（22.1%和23.2%）、工资不高（18.2%和19.5%)等选项。对于没有时间这一选项，平台和非平台工作间的差异很大，30.8%的非平台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时间，高于平台工作人员的23.4%。这种差异可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平台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受访者在其他活动的空闲时间兼职完成的。另一方面，非平台工作可能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表，而且可能会对工作时间有更多的限制，这让更多的受访者觉得他们没有时间从事此类工作。
与微任务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受访者因无法胜任而不做更多平台和非平台工作的总体比例更高。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一样，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因为被调查的中国平台更加多样化，我们数据集中超过一半的工作被认为是需要高技能的。而微任务调查针对的是那些从事技能要求较低任务的工人（Berg等，2018年）。相比之下，三分之一的乌克兰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培训（Aleksynska等，2018年）。
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做额外的工作是因为工资不高（18.2%和19.5%）。这表明，虽然中国工人并没有把“低工资”与他们的整体满意度水平联系起来，但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做比现在更多的工作时，他们则表现出对更高工资的偏好。
3.8 与平台客户关系
考虑到工人与客户间的关系对工作条件（包括收入和工作时间）的重要性，我们的调查也收集了客户与工人互动的有关信息。在这一节中，我们研究了客户如何对待工人，讨论了工作时间和监管安排，并探讨了拒绝支付或拒绝工作的问题。
在劳动平台上工作的一个常见的好处是它带来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然而，工人有时会感到有压力，因为要在特定时间在线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了解中国的有关情况，我们询问了工人是否会为了维护与客户间的关系，被要求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如上午9点到下午6点）进行工作。超过十分之一的工人（11.2%）表示他们会经常遇到这个要求。这与我们的数据一致，数据显示，工人平均每月中有大约5天（4.84天）会工作超过10个小时（包括无薪工作时间）。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平均天数在不同工作平台间的差异很小，时间财富、一品威客和猪八戒上分别为4.77天、4.52天和5.08天（见图11）。
图11. 为了维护与客户间的关系，你是否需要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如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为客户提供服务吗？（百分比）

略超过一半的工人（52.7%）表示他们曾经历过完成一项工作并提交给客户，却没有得到报酬的情况。尽管这一数字低于2015年的调查，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经历过拖欠工资问题（94%），但来自中国的比例仍然很高。20有时工人认为拒绝接收工作是公平的；在其他时候，他们认为这不合理。在564名曾经历过拒绝接收工作并且没有得到报酬的人中，有31.7%的人认为其中一些情况是合理的。然而，中国工人（31.6%）也常常觉得拒绝接收他们的工作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工人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一位工人解释到：“我付出了努力，但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这对我的心理有一定影响。”一些人抱怨称，平台的结构和规则允许客户找借口，声称他们不满意，可以避免为完成的工作付款。例如，一名工人抱怨说，“平台的力量不够（防止客户拒付），客户的质量也不高。”
在极端情况下，工人的账户有时会被锁定或关闭。这些决策通常由平台做出。6%的员工表示说他们的账户曾被关闭，其中44%的人认为这种行为不合理。帐户关闭的原因通常与“客户的投诉”有关。一名员工表示：“每当与客户发生冲突，（客户）只要向平台投诉，大多数情况工人的账户都会被关闭。”通常这些决定都是平台在很少或没有与工人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正如一名工人所说，“（我）甚至无法与客户沟通，我的账户就被关闭了。”
调查还询问了工人是否有过被欺骗或欺诈性待遇的经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只有1%的受访者表示有过这种经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工人身上，他们会如何处理？对此，工人们有不同的看法。23.4%的受访者表示“什么都不做”，而近一半的人（48.5%）表示会向警方报案。很大一部分人会“告诉朋友”（31.3%）。约四分之一的（25.7%）愿意在互联网上的公共论坛或在线空间分享自己的经历。工人对如何防止诈骗案件知之甚少；例如，一名工人表示：“我不知道如何避免诈骗。我只能告诉我的朋友们。”另一位则表示，作为平台工人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我们的权利，（部分原因是）我们缺乏法律知识。”
3.9平台工作人员的经济保障 
长期以来，平台经济中工作引起了人们对参与者经济保障的担忧，因为此类工作的收入不可靠。除了三分之一只从事平台工作的工人外，还有20%是自由职业者。如此高比例的工人在没有就业保障或收入保障的情况下工作，引起了人们对其经济保障和社会保障的担忧。
下列表10通过比较平台工人和非平台工人的工作经验，列出了平台工人（不包括那些认为其主要职业是学生的人）的经济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信息。表的上半部分描述了衡量收入保障有关问题的回答，而表的下半部分记录了被调查者的保险覆盖率。在第一组中，将平台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比例略高，这意味着如果平台上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可能更容易缺乏财务保障。然而，在一项旨在评估“家庭月收入总额是否足以涵盖必要基本支出”的问题中，在依赖平台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中，持肯定回答的比例高于不依赖平台工作的工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依赖平台的工人可能会有其他来源的月收入，如来自他们的家庭。此外，工人们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障”，以应对收入微薄的时期。这在中国尤其普遍，因为中国有很多重视稳定的文化价值观。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工人表示他们有一个月的工资储备以应付家庭紧急情况。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平台工人有“应急基金”的比例比不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更高。
虽然中国政府有由五险一金组成的强制社会保护体系，个人也可以自己缴费参与社会保险（详见Cai，2019年获取最新规定和进一步信息）。因此，我们的调查包括了关于不同类型保险的问题，这些保险可能是由工人自己缴纳的，如人寿保险、汽车保险、健康保险等列在表10中的保险。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总的来说，那些将平台工作作为主要收入的工人没有额外保险的几率更高，但差异非常小（样本范围内的平均水平是33.81%，以平台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和非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间的差距不到2个百分点）。当涉及到人们可能购买的特定类型的保险时，主要依靠平台获取收入的受访者和其他工人的保险覆盖率只在少数几个领域存在差异。例如，在那些主要依靠平台获得收入的人更可能拥有住房保险。在中国，根据住房类型的不同，个人只有在拥有住房或抵押住房贷款的情况下才需要缴纳住房保险。这通常意味着，那些依赖数字劳动平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中，有更大比例的人持有住房抵押贷款。然而，当我们询问受访者的住房安排时，我们的调查显示，以平台为主要收入的工人持有抵押贷款（20.9%）的可能性要低于那些从其他来源获得主要收入的工人（28.5%）。另一种解释是，将平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6.4%）比那些平台不是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1.8%）更有可能住在村屋里，而这些村屋需要某种形式的住房保险。另一个显著差异反映在人寿保险覆盖率上，该保险在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中覆盖率并不高。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两类工人的保险范围差异，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表10.平台工作人员（非学生）的经济保障及社会保障（百分比）
	 
	平台工作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
	否
	总计

	收入保障（是的百分比）
	
	
	

	无家庭、投资或其他收入来源
	46.5
	41.8
	42.8

	家庭每月总收入足以涵盖必要基本开支
	11.8
	6.6
	7.7

	有一个月的工资应付家庭紧急情况吗
	28.8
	24.7
	25.6

	个人承担保险（是的百分比）
	
	
	

	没有保险
	35.3
	33.4
	33.8

	养老
	7.7
	6.6
	6.8

	车
	35.9
	37.6
	37.3

	房子
	12.4
	7.8
	8.7

	医疗
	31.2
	32.1
	31.9

	人手
	14.1
	21.1
	19.7

	其他
	2.9
	2.1
	2.3

	总数
	170
	667
	837




1 
         除了未婚和已婚，受访者还可以选择同居、离婚或分居以及丧偶等选项。然而，只有已婚和未婚两个选项有人选择。文化上的同居并不少见，但这个选项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正式的婚姻也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因此，一些自称“单身”的受访者可能处于“同居”关系中。
2 
         这个问题受访者可作出多选，所以回答总和不等于100。
3 
         Xi和Xia（2014年）用一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研究中国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他们认为在快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大家庭并没有缩小；相反，它们在满足家庭成员的家庭生命周期需求，如抚养孩子和提供临终关怀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在国际劳工组织对微任务平台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自由职业者（Berg等，2018年）；16%的乌克兰工人是自由职业者（Aleksynska等，2018年)。
5 
         在2015年的调查中，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在AMT的印度工人中，16.2%的女性选择了这个理由，而男性只有7%；在AMT的美国员工中，15.8%的女性选择了该原因，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4.8%；在美国的Crowdflower员工中，6.4%的女性选择了该原因，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8% （Berg, 2016年）。
6 
         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我们的调查被张贴在相关平台的“填写民意调查和问卷”部分；因此，可能会有更高比例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选项。但是，平台间的行业分布总体上是非常一致的；这有利地支持了我们调查比较的真实有效性，因为在平台上进行随机抽样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7 
         例如，Upwork : https://support.upwork.com/hc/en-us/articles/211062888-Freelancer-Plus或Freelancer.comhttps://www.freelancer.com/membership/。
8 
         见https://support.upwork.com/hc/en-us/articles/211068208-Escrow-for-Fixed-Price-Jobs。
9 
         一品威客获华闻传媒2千万投资打造另一个淘宝，腾讯大闽网综合，2014-11-24. 11:07。可在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9699709/99aaoHqS21AOlpfhnrufQPNod8QdQ_L68w-AvLEhO6NE4UlfpFC4Syxejp-VHHMPFhXr8ebu6wLsH6wpP9mDo30z_w在线阅读。
10 
         见一品威客VIP会员网站，网址http://www.epwk.com/vip/
除非注明，文章均为(一品威客网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s://www.epwk.com/gonggao/article-i-597-art_id-254427.html
11 
         作为一品威客网市场推广新策略的一部分，推广员专项基金于2011年8月26日设立。一品威客网上的工人可作为“一品威客推广员”，将一品威客的网站分享至微博、QQ空间和百度HI等在线公共论坛并获得报酬。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5%93%81%E5%A8%81%E5%AE%A2%E7%BD%91。
12 
         见海峰，2014年，“一品威客网首开行业先河推出“三大免费”服务”，产经网，2014-11-04 13:16:18。可在http://science.china.com.cn/2014-11/04/content_33963616.htm在线阅读，于2019年11月23日撤回。还可见一品威客网，2013年，悬赏任务、招标任务、雇佣任务、直接雇佣任务的区别？最后更新时间：2013-09-02。可在https://www.epwk.com/help/bang_18093.html在线阅读。2019年11月23日重新访问。
13 
         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6476674152/1820a3468001008jm1 
14 
         2019年7月1日到2020年6月30，工场会员（商家版）订单成交的服务费率为0%，只收取支付手续费的6 %。详情请见：https://vip.zbj.com/version。
15 
         对于那些将“休闲”作为平台工作最重要原因的工人，他们支付的费用似乎低于样本的平均水平。只有7.5%的此类工人支付了注册费，低于13.35%的平均水平。14.6%的人支付了定金，略低于17%的平均水平；支付培训费用的工人比例也低于9.8%的平均值，仅有7%。与此同时，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比例为74.7%，略高于72.1%的平均水平。
16 
         由于工人可能在一个平台上支付多个费用，因此各列百分比的总和可能不为100。
17 
         按平台將調查結果分類時，收入之間的差異也很大。 ZBJ.com工作者的收入最高（444.35元），而EPWK.com工作者的收入最低（283.93元）。這可能是由於許多因素引起的，例如任務類型和行業特徵。需要進一步研究。
18 
         中國的最低工資因省而異。在四川等一些省份，最低工資包括強制性的“五險一金”費用。所以工人收到工资后必须把這筆费用返回國家，導致工人獲得的實得工資少於規定的金額；但是，北京和上海的工資不包括這些社會保險金。
19 
         工時和工資變量是原始變量分佈的0％到97.5％。
20 
         2015年未付工资案件的高比例至少部分是由於工人的工作錯誤率高（Berg，2016：15）。


讨论当前平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
在总结了有关工人人口统计数据和工作条件的调查结果后，我们来探讨工人对他们在劳动平台上未来就业前景的想法以及他们对平台工作的看法。大多数平台工作者认为平台工作在中国将继续增长。五分之四的员工回答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们认为平台工作将继续增长，另有17%的员工选择“更倾向于是而非否”。在这个问题上，只有3%的人回答“更倾向于否而非是”或“否”。在所有被调查的平台上，这些回答的概率都是相似的。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受访者对平台工作的未来持积极的态度，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朋友推荐平台工作，这表明大多数人都看好这类工作。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认为平台工作将继续增长的人愿意向朋友推荐平台工作的可能性特别高（84%）。
总的来说，工人们觉得平台工作的竞争很激烈（而不是弱，或者既不激烈也不弱）。在猪八戒上工作的人更倾向于认为竞争激烈（76.0%），高于一品威客（62.2%）或时间财富（64.3%）。虽然这些问题是根据工人对平台工作的整体看法而提出，但工人的回答无疑会受到他们在常用的平台上经历的影响。例如，猪八戒每次都有更多的工人竞争任务，这可能会让工人觉得平台上的竞争更加激烈。事实上，一名猪八戒工人解释说：“一个工作机会可以吸引100到200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竞争”，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其他两个平台工人的响应。
工人们应对平台竞争的一个方法就是策略性竞标。通过较低的出价，工人吸引客户和赢得工作的成功几率更高。为了评估这种情况的发生率，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有过出价低于工作预期价格的经历。超过10%（10.9%）的工人报告表示，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工作，他们至少经常（51- 70%的时间）出价低于通常（或平台建议）的价格。考虑到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27.36%）并不参与任何竞标任务，这一比例相当高。当被问及出价偏低的原因时，受访者的回答包括“竞争压力大”或“觉得自己的技能或经验可能不如其他竞争对手”。
尽管竞争激烈，但受访者倾向于将平台工作作为未来可行的选择。约70%（69.19%）的工人表示，他们将在未来3-5年继续在平台上工作，还有27.6%的人表示，他们更愿意继续从事平台工作，不会放弃。大约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打算或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停止在劳动平台上工作。
希望继续在平台上工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许多工人表示，他们的在线工作与自己的兴趣有很大重叠。共有超过85%的员工表示，他们的平台工作与他们的兴趣非常相关或相关。那些认为平台工作与他们的兴趣非常相关的工人很有可能将来会继续从事平台工作（80%）。对于那些打算继续在平台上工作的人来说，经济需求和自由也是重要的因素。用一名工人的话来说，“平台工作的主要优势是自由”，“我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时间灵活，可以挣钱来补充收入”。
我们的调查以一个开放的问题结束，邀请受访者分享他们作为平台工人的任何其他想法，并指出他们希望平台工作可以得到改进的任何特征。回答内容涵盖范围丰富，从“更好的工作分配和可及性”、“应增加工作类型以增加工作机会”、“更好的工作流程、审批时间和系统”，到要求平台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透明度。一名工人表示，“客户的需求和定金应更明确”，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客户关系，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平台作为劳动力中介发挥的作用，如“信息安全和治理”、“需要加强对个人隐私和合法权益的保护”等。平台佣金和费用也是工人争论的焦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一名工人表示，“（平台）收取20%的服务费是很高的。我希望他们能降低价格。”有趣的是，只有一个回答表示希望将平台工作正式化，“包括五险一金”。
工人解决问题的一种常见方式是与客户直接沟通任务条款。然而，工人之间和工人与顾客之间的交流是有限的。被调查的平台的目的就是用来限制工人和客户之间的直接交流，也许是为了确保这些市场关系的控制权仍集中在平台上。例如，在猪八戒平台上，工人不允许在其网页上提供个人联系信息或在平台上发布广告。1相反，猪八戒在内部开发了自己的通信软件，最初被称为“八戒呼呼IM”，系统后在2019年7月被升级为“八戒企业QQ”，确保所有客户和工人间仍通过平台通信。2在该软件开发的同时，也出台了一项新的限制措施，即线下交易的工人将会受到惩罚3，以及对工人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在英语中常被称为“服务条款协议”，2019年6月3日生效），禁止使用非猪八戒提供的其他途径交换平台用户的联系信息。4通过工人与客户之间的沟通维持在平台范围内，猪八戒可以确保其继续收取所有交易的佣金。违反这些规则的个人将被删除推荐信息，并受到警告。第二次违规将被没收保证金500元，情节严重的，平台可酌情决定取消会员资格。
尽管存在这些威胁，但限制平台之外的通信很难。想要与他人交流的工人可以通过QQ、微信等手机应用组成自己的讨论组，也可以加入一些在线博客或公共论坛，如知乎、百度、微信网页版等。大多数猪八戒的平台工人也在调查中表示，他们曾与在猪八戒平台外与客户进行交流，而QQ、微信、电子邮件等独立社交媒体工具是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事实上，超过四分之一（26.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定期或偶尔与平台外的客户进行沟通；在所有平台上，这种交流的比例差别不大（时间财富，27%；一品威客， 27%和猪八戒， 26.4%）。这表明，不管平台对私下交流的政策如何，工人和客户通常都会绕过平台。
通常是客户主动提出在平台之外进行通信的请求，工人中有78.7%选择了该选项。与此同时，工人们则分成了两派，46.5%的人更喜欢在平台上与客户沟通，剩下52.9%的人倾向于直接在平台外与客户沟通。很大比例（67.0%）倾向于直接沟通的人认为“这样在理解任务和满足客户需求方面更有效率”，这表明平台可以改进其现有的沟通系统和软件。
认为自己会长期从事数字劳动平台工作的工人可能会关心他们的工作经验如何被认可和得到重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平台如何分配工作。例如，猪八戒已经开始使用大数据匹配方式：当客户选择派单选项后，大数据匹配方式将任务分配给一个工人，该工人有15分钟回复邀请并接受工作。5如果工人没有响应，系统将把项目重新分配给其他可用的候选者。鉴于该平台提供了不同等级“费用和会员”的选择，该算法在分配工作时很可能优先考虑工人支付费用的多少，工场成员优先，其次才是在线会员和非会员。在这之后技能和表现才会被考虑在内。这使得会员间工作机会分配不平等，让非会员工人处于不利地位，这违背了平台工作不受任何限制的最初理念，每个人应该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公平地竞争工作。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平台经验（缺乏）可移植性。例如，中国的公共媒体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平台工人的经验可以由地方当局认证，并获得某种形式的专业认可。报道还建议，平台上的“工作经验”可以算作正式资格认证。随着中国平台工作的发展，一些平台声称为新人提供如何经营企业等培训。它们还为工人提供工作证明，作为证明其经验的一种方式。例如，当地新闻报道称，“威客工作”的认证经验可以用来获得政府认证（官方资格）的中级技术人员资格。6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平台经验可能会为工人提供一种提升技能的方式，并为线上或线下工作拓展劳动力市场机会。
这类工作的长期可持续性也要求更好将其地纳入社会保障计划。如上所述，在中国，平台工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不被视为雇员，这使得工人没有社会保障或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有依法缴纳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的义务；对自雇工人来说，缴费是自愿的。由于缴费的数额因地而异，并且基于当地的平均工资，传统工人很难实现自我缴费（见Dorfman等，2013年和Zhou，2019年)，对平台工作者而言也可能如此。

1 
        一些平台不允许工人之间建立网络联系，从而限制了工人的集体行动。例如，网约车司机不允许聚集在同一个中央调度位置。
2 
        详见：https://quan.zbj.com/thread-31901-1-1.html
3 
        见2017年最初的规定，网址：https://quan.zbj.com/thread-1874-1-1.htm
4 
        根据第7条，“线下交易”和“诱导交易”同受2019年6月3日设立的同一条规定的管制。该规定指出，工人不得尝试在猪八戒之外的平台工作（或交易），也不得鼓励客户在其他平台上与他们合作。违规将受到猪八戒平台工人管理规定（最新修订于2019年6月3日）的处罚。第一次违规将降低员工诚信评分40分，并对工人业务活动给予15天的限制；违规者将导致诚信分被扣60分，并受到30天的限制。如违规第三次，工人注册费将被没收，并被取消会员资格。
5 
        详见：工作分配过程（2017年）： https://quan.zbj.com/thread-3642-1-1.html), 现在所需时间缩短10秒 (见: https://quan.zbj.com/thread-24480-1-1.html)。
6 
        中文新闻视频请访问： https://www.k68.cn/PostView.asp?imageID=87490。


完善数字劳动平台在线工作的政策建议
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平台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了以猪八戒为市场领导者的寡头垄断格局；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机制在将平台工作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机制方面仍不成熟。中国刚刚开始对平台工作进行管制，主要针对通过平台匹配的基于位置的工作，创造并解释了外卖、网约车等“网约工”的定义，截至2018年，在中国有7000万人从事此类工作（Zhao和Gong，2019年）。迄今为止的有关诉讼都没有将此类网约工认定为平台员工。因此，尽管有报道称一些平台已经开始为其所属工人支付意外伤害保险，但大多数工人被要求自己支付（通常约3元/天或约100元/年）（见Zhao和Gong，2019年）。与此同时，对于线上和线下的平台工作者，社会保险和退休基金等其他保险仍然缺位。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人自行支付意外伤害保险，在发生意外时仅能收到有限的补偿（见，例如XiDongqi在2018年一份报告中的案例，2019年)。
然而，监管可能会越来越多。1在《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负责劳动纠纷案件的助理法官吴克孟先生回应表示，法院对平台和工人间劳动关系的判定并不取决于他们签署的“合同”，而在中国法律框架下的实际工作条件（检察院日报，2018年）。该发言表明有可能通过诉讼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如果平台工人的劳动关系得到认可，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就可以扩展到平台工作。虽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最近的这些发展可能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判决相呼应。2
由工人组成的集体组织可能是解决这些政策问题的另一种机制。调查结果表明，工人正在进行自我组织，这在他们参与讨论组、博客和在线论坛中得到了证明。工人们也可以通过公开信向当地政府表达担忧。然而，没有政府的支持，这种水平的“非正式”组织几乎没有希望，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由中央管制的国家。另一方面，更多的协调对话已经开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表达出将在线工人组织起来的兴趣。例如，在201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团队对平台指定工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包括北京、山东、河南、广东、浙江等地的社会保险问题（Xi，2019年）。同年，在上海市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在致辞中提到扩大社会福利项目和推动个人工会成员参与新型就业群体，包括平台指派工人（Zhou，2017年）。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探索有效措施为平台工人提供工伤保险。
此外，中国还有两个监管互联网问题的官方机构，有助于监管平台经济，即“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和成立于201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属的“中国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这些机构旨在收集互联网活动有关信息，并处理公众论坛和在线购物平台上的投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报中心，2019年）。如果这些中心有助于规范平台工作，可能需要其扩大其覆盖范围和职责。
正如Johnston和Land-Kazlauskas（2019: 26）指出的那样，“通过集体行动、诉讼和最终立法的结合，努力推进集体劳动权利的实现。”“西方的经验可以解释监管措施应如何发展，让工人自己定价、对合同条款进行谈判、鼓励创业、在声誉和品牌发展方面给予工人更多的控制权、设立公平的评估系统和申诉程序、鼓励集体谈判等理念可以在平台经济上发展长期的可持续关系（Berg等，2018年；Choudary，2015年；Johnston和Land-Kazlauskas，2019年；Parker、Van Alstyne和Choudary，2016年；Sundararajan, 2016a和2016b；Van Alstyne、Parker和Choudary, 2016年)。
国际劳工标准可为如何规范某些做法提供指导。例如，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平台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向工人收费。此外，中国的平台在某些情况下要求工人提供保证金，如果工人未能成功交付工作，保证金将被没收。禁止向工人收费一直是许多国际劳工标准的主题，也是“劳动不是商品”这一原则的核心（De Stefano和Wouters，2019年）。《1949年工资保护公约》和《1997年私营就业机构公约》（第181号）禁止向工人收费。《1949年工资保护公约》（第95号）指出，“任何扣除工资,以确保直接或间接支付获得或维持就业的目的,由职工雇主或其代表或任何中介机构(如劳动力承包商或招聘人员),应予禁止”（第9条）。同样，《1997年私营就业机构公约》（第181号）第7条规定“私营就业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向工人收取全部或部分费用。”
尽管平台工作者权益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平台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现有认识显示出建立有效监管有很多可能的途径。的确，中国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花了近十年时间才得以实施，让工人感受到其影响所花时间更长（参见Ho和Huang，2014年对这一过程的回顾），这些近期的情况表明任何改革都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平台经济中确保体面劳动的路上荆棘密布，但这是一条崇高的路。

1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仅涵盖了在线服务/商品供应者及其顾客间的矛盾。法律中英版本请见：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id=e0c468f6d44d5b50bdfb&lib=law。
2 
        欧洲和拉美规章制度合集请见https://ignasibeltran.com/2018/12/09/employment-status-of-platform-workers-national-courts-decisions-overview-australia-brazil-chile-france-italy-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spain/


附录
附件 1:2018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
2018年最低工资最高的城市是北京（24元），其次是上海（21元）和天津（20.8元），然后是广东（20.3元）。

                      來源: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8/10-11/8646690.shtml

附录2 任务分配和支付结构的完整定义
1、派单模式：平台根据注册服务提供者过去的工作以及项目开发和行业等领域的经验，派发客户“订单”。派单通常使用推荐算法派单系统，以匹配项目和程序员。
2、计件交易：需求方公布（数量和质量）需求，服务提供者在时间限制内制作完成最终产品。
3.、短期议价雇佣：类似于职业介绍所，平台提供双方信息并匹配短期合同。但是，薪资由双方协商或利润分成。对于在线辅导，这可能取决于一个班的学生人数，无论是在线一对一辅导还是在线课程教学。
4、短期固定薪金雇佣：类似于职业介绍所，平台提供双方信息并匹配固定工资的短期合同。
5、报名等待甄选模式：客户公布项目价格和需求，服务提供者在期限内提交简历和提案。任务将以最后修改为准，如竞赛赏金或比稿模式。
6、直接竞标：在需求方公布需求和预算后，符合条件的工人尽快抢单。这种模式完全取决于符合条件的工人竞标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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